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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超材料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。五模材料（pentamode materials, PM）作为一种超材料，具
有近似于液体的弹性性质。本文通过改变五模结构的薄壁厚度和结构层数，对五模结构的力学性能
进行了有限元分析，以获得优异的承载能力。结果表明，随着厚度从0.15 mm增加到0.45 mm，五
模结构的压缩模量增大，泊松比减小。随着层数的增加，五模结构的泊松比迅速增大，最终达到
0.50~0.55的稳定值。五模结构中应力分布的仿真结果证实，在薄壁和配重单元的交界处存在应力
集中。为了验证模拟的力学性能结果，采用选择性激光熔化（selective laser melting, SLM）方法制
备了Ti-6Al-4V合金的五模结构试样，并对其力学性能（泊松比和弹性模量）进行了实验研究。数
值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吻合较好。本文的工作有助于同时具有承载力和五模特性的五模结构的设
计和开发。
© 2020 THE AUTHORS. Published by Elsevier LTD on behalf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nd Higher 

Education Press Limited Company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-NC-ND license  
(http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nc-nd/4.0/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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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引言

超材料是一种经合理设计的材料，具有周期性/非
周期性结构和异常的物理性质，如负泊松比、负弹性、

负折射率或负热膨胀[1–4]。作为超材料的一种，五模

材料具有5个零特征值，这意味着只有一个方向能承受

载荷[5]。实验表明，五模结构的泊松比为0.5，与流体

的泊松比相同。因此，五模结构有时也被称为“超流

体”[6]。由于其各向同性、高体积模量、低剪切模量和

泊松比为0.5的特殊物理性质，五模结构在许多领域得

到了广泛的应用研究，特别是在吸声材料和隐身设备的

应用中[7,8]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各种结构类型的五模

结构，包括金刚石、六边形和蜂窝形状，已经在实验和

理论上进行了研究[9–13]，其中，主要研究了五模结构

的力学和声学性能[14–16]。
最近的研究探索了五模结构的声学应用领域。例

如，Cai等[17]研究了具有星形体积配重的新型蜂窝状

五模结构的力学性能和声学性能。数值结果表明，五模

结构的力学性能不能简单地转化为声学性能。Chen等
[13]设计了六角状五模结构，并采用电火花加工（elec-
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, EDM）技术制造了铝块加工

的环形五模隐身罩。实验还证明了该斗篷的隐身性能。

Zhao等[16]利用均匀化理论设计了二维蜂窝五模结构，

采用线切割电火花线切割低速加工工艺（wire-cut EDM 
low-speed, WEDM-LS）制备了Ti-6Al-4V基五模结构。

仿真和实验结果表明，所设计的类水五模结构具有良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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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声学性能。然而，上述传统制造工艺速度慢、成本高，

不利于大规模工程应用。

增材制造（additive manufacturing, AM）技术是一

种最先进的制造方法，目前很流行，在过去的10年里，

它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加工方法，用于生产各种各样的

部件和复杂的工程结构[18,19]。Kadic等[14]首次采用

直接激光写入（direct laser writing, DLW）光刻技术制

备了具有金刚石结构的五模材料，发现五模材料的力

学性能（即体积模量与剪切模量之比）可以接近1000。
Schittny等[20]进一步研究了聚合物基三维（three-dimen-
sional, 3D）五模超材料的弹性性能，发现弹性模量和剪

切模量均与最小直径与晶格常数之比呈正相关。然而，

高分子材料（E = 3 GPa [21]）的力学性能远远低于钛合

金（Ti-6Al-4V，E = 120 GPa [22]）等金属合金。Amen-
dola等[22]实验研究了采用电子束熔炼（electron beam 
melting, EBM）技术制备的Ti-6Al-4V金刚石五模结构的

力学响应，结果表明，五模单元的几何形状和晶格的宏

观长宽比对五模结构的横向和纵向刚度有影响。值得一

提的是，选择性激光熔化（selective laser melting, SLM）

技术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AM技术之一，因为它可以直

接从松散的金属粉末[23–26]中制造具有复杂几何形状

的近净形状的组件，因此，SLM适合制备精细和复杂的

金属基五模结构。Hedayati等[27]实施了一种基于矢量

的能量分配策略，该策略是为SLM增材制造Ti-6Al-4V
金刚石五模结构而开发的，他们发现金刚石五模结构的

力学性能与相对密度（即材料固体体积与单胞所占空间

总体积的比）无关，而仅仅是与最小的几何尺寸相关联。

因此，五模结构的力学性能和质量输运性能可以相互解

耦，使其具有巨大的生物医学应用潜力。

综上所述，以往的研究表明，2D蜂窝状五模结构

具有良好的频率无关声学特性。然而，关于2D五模结

构参数（弹性模量和泊松比）对其力学性能的影响研究

却很少。几何尺寸和力学性能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

解，特别是对于薄壁结构，它表示五模结构中的最小尺

寸单元。多层结构的层数对2D五模结构力学性能的影

响尚不清楚。由于本项目资源有限，仅对静态力学进行

了理论力学计算、半解析有限元优化和部分实验验证。

在另一篇文章中，我们还通过完全耦合的模拟和实验方

法进一步地分析了动力学变形和屈服行为[28]。这两部

分内容分别进行了静态和动态力学分析，这将有助于提

高五模结构的综合力学性能研究。

本文将文献[16]提出的2D五模结构的声学特性推

广到静态力学特性。如前所述，与聚合物基五模结构相

比，金属基五模结构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，适合于工程

应用。Ti-6Al-4V具有良好的加工性、耐腐蚀性、高比

强度和生物相容性，在航空航天设备和医用植入体领域

得到了广泛的应用[29–32]。因此，本文对Ti-6Al-4V金

属基五模结构进行了研究。具体来说，采用COMSOL
多物理软件对不同厚度和结构层数的2D蜂窝状五模结

构的力学性能和应力分布进行了有限元分析。将模拟得

到的五模结构力学性能与实验测试结果进行了比较，阐

述了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不一致的可能原因。

2. 数值模型

2.1. 计算机辅助设计模型

本文研究了2D蜂窝五模结构及其静态力学性能，

其单元胞形和尺寸标记如图1（a）所示。这种五模微结

构单胞有两个全星形配重、四个半星形配重、两个半长

薄壁、两个半厚薄壁和四个全薄壁单元。每个配重单元

连接到三个独立的薄壁上，每两个薄壁之间的夹角为

120°。单元微结构的长度（L）、单元微结构的宽度（H）、

薄壁的长度（l）、薄壁的厚度（t）、星形配重单元边缘

的长度（w）、配重单元中心到边缘的垂直高度（h）、星

形配重单元两个中心之间的长度（a）和角度（θ）具有

以下数学关系：

  （1）

当蜂窝结构建立时，θ值即固定在60°。为了制造

表面质量完整性好、无支撑材料的五模结构，将制造方

向设定为z方向，可以提高制造质量，减少后处理步骤。

几何参数为：z方向的打印制造厚度Hz为10 mm，星

形配重边缘长度w为2.25 mm，配重单元中心到边缘的

高度h为1.3 mm，相邻的星形配重两个中心之间的距离

a为5 mm，薄壁厚度t设为变量。在另一项相关工作中，

还采用这些结构形式分析了五模结构的动态力学和屈服

行为[28]。

2.2. 有限元模型

通过对静态压缩过程的模拟，探讨了五模结构的几

何特性（如薄壁厚度和层数）的变化对力学性能的影响。

五模结构通常具有较小的剪切模量G与体积模量B之比

（G/B），这意味着根据式（2）[33]，五模结构的泊松比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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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近0.5。

  （2）

在使用COMSOL软件进行的模拟中，计算机辅助

设计（computer-aided design, CAD）模型被简化为二维

平面结构，如图1（b）所示。将稳态求解器加入到固体

力学模块中，因为仅研究了单轴压缩过程的线性弹性阶

段。每个五模结构模型放置在两个平行的刚性板之间，

如图1（c）所示。板与五模结构模型之间的接触条件设

定为静摩擦为0.15。底板的位移在各个方向上都是固定

的，而顶板则向下移动，用很小的力F=10 N来压缩五

模结构。左边缘的边界是对称的，而右中间边缘表示位

移的轨迹面。

最近，Cho等[34]研究了SLM制备的Ti-6Al-4V的微

观组织不均匀性及其随后的弹性模量的变化规律，指出

Ti-6Al-4V的弹性模量约为120 GPa，但随着淬火和时效

处理的不同，该值也会增大[35]。因此，在材料特性中，

Ti-6Al-4V的杨氏模量手动设置为120 GPa。假设材料的

质量密度为4.42 g·cm–3，泊松比为0.34 [22,32]。图1（d）
所示为承受10 N压缩载荷的五模结构的计算位移轮廓，

其中Uy 是上板在y方向上的平均位移，Ux 是轨迹表面在x
方向上的平均位移。最近的一些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方

法来进行计算泊松比[36–38]。利用矢量关系将位移轮

图1. （a）二维星形配重薄壁五模结构单元；（b）五模结构4×2单元的三维模型；（c）边界条件示意图；（d）用COMSOL多物理方法计算的五模结
构压缩试验位移图特征；（e）在x方向和y方向的位移关系示意图轮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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廓分为x向位移轮廓和y向位移轮廓，便于计算横向应变

εx和纵向应变εy [图1（e）]。

测量五模结构的原始长度和高度，并分别标记为

ΔNx × L和ΔNy × H，其中，ΔNx和ΔNy分别是列数

和层数。因此，泊松比可以使用式（3）计算。

  （3）

3. 实验研究

3.1. SLM 过程

原料Ti-6Al-4V粉末粒度分布均匀，粒径范围

（D10~D90）为27.4~51.1 μm，平均粒径（D50）为37.4 μm；

原料为等离子雾化技术生产，由中国飞而康快速制造科

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。形态特征如图2所示。结果表明，

该Ti-6Al-4V粉末粒度分布窄，颗粒呈高度球形，适用于

SLM的制备工艺。设计了4×4单元的五模结构，单元尺

寸为5 mm，薄壁厚度分别为0.18 mm、0.25 mm、0.35 mm

和0.45 mm。采用连续单模镱光纤激光器（最大输出功率

为500 W，波长为1070 nm，束斑尺寸约为0.075 mm）制

备尺寸约为34.64 mm×60 mm×10 mm的样品。本文第5

节概述了实验方案和结果。工艺参数设置如下：激光功

率为200 W，层厚为30 μm，点距为75 μm，曝光时间为

50 μs，扫描间隔为80 μm。

3.2. 力学和形态学特征

E8862测试仪（英国英斯特朗有限公司）在室温下

用恒定的工程应变率约1×10–4 s–1进行准静态单轴压缩

试验。采用先进的视频位移计（advanced video exten-

someter, AVE）采集加载过程中的垂直位移和水平位移。

实时图像处理算法定位4个测量标记的中心点，其中两

个是水平标记，两个是垂直标记。然后，根据试验开始

时的标记分离和当前标记分离计算试样的横向和纵向

应变。对于每个试样，使用两个独立测量值的平均值

来计算应变，随后用于确定泊松比。用扫描电子显微镜

（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, SEM; JSM-7600F）和光

学显微镜（optical microscopy, OM）对制备样品的表面

形貌和粉末形貌进行了表征。

4. 数值分析结果与讨论

4.1. 薄壁厚度的影响

在模拟工作之前进行了分析计算，分析了压缩模量

与薄壁厚度之间的关系。图3中的示意图表明，五模微

结构单胞最初由单轴压缩载荷作用。设F为压缩力，每

一个对角线薄壁如AB薄壁表现出拉伸变形和弯曲变形，

这是由轴向应力σ和弯矩M所引起的。总变形δ由x方向

的轴向变形δx和y方向的纵向变形δy组成，分别表现为

轴向力和弯矩引起的拉伸变形和弯曲变形。我们计算了

五模微结构单胞在y方向的总变形，包括两个垂直半厚

薄壁、两个半长薄壁和四个对角线薄壁的变形。在分析

计算中，忽略了配重的变形。

沿y方向的总变形由三部分组成。首先，由式（4）

给出轴向力作用下y方向对角线薄壁的变形δ1。

  （4）

图2. （a）Ti-6Al-4V粉末的扫描电子显微照片；（b）粒度分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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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，Es是基体材料的弹性模量；A是薄壁的横截面积。

利用Euler-Bernoulli梁理论分析弯曲变形，称为第二部

分，计算对角薄壁部分在弯矩作用下的挠度γ如下：

  （5）

式中，I是第二个惯性矩，对于矩形截面，可表示为：

  （6）

因此，y方向的变形通过式（7）获得：

  （7）

最后，由垂直半厚薄壁和半长薄壁在加载方向上的

变形得到第三部分，由式（8）给出：

  （8）

每个部件在加载方向上的变形之和是由式（9）得

到的五模单元的总变形：

  （9）

在压缩状态下，五模微结构单元的应力-应变关系

如下所示：

  （10）

式中，σuc, Euc和εuc分别是五模微结构单元的应力、弹性

模量和应变。

五模微结构单元的压缩应力计算如下：

  （11）

五模微结构单元的压缩应变可以通过将五模微结

构单元在y方向上的变形除以五模微结构单元的高度来

计算：

  （12）

五模微结构单元的总变形由式（13）得出：

  （13）

取式（9）和式（13）一起，五模微结构单元的弹

性模量与母材的弹性模量之比如下所示：

  （14）

代入θ值，得到以下方程：

  （15）

利用式（15），可以确定五模结构的压缩模量与t/l

图3. 沿y方向加载的五模结构示意图。（a）五模结构的边界条件；（b）
施加在五模微结构单元的第三个模型上的力；（c）任意薄壁的横截面
图；（d）对角薄壁的示意图。σ：应力：F：压缩载荷；AB：具有代表性
的斜薄壁；M：弯矩；δ：总变形；δx：x方向的轴向变形；δy：y方向的轴
向变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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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很好的相关性。薄壁厚度和压缩模量之间的分析关系

如图4所示为蓝色曲线。理论上证明了五模结构的压缩

模量与五模结构的最小几何尺寸密切相关，Hedayati等
[27]也证明了这一点。

在图4中，将有限元（finite-element, FE）结果得到

的五模结构的压缩模量与分析计算结果进行了比较。值

得注意的是，由有限元结果和解析计算结果得到的压缩

模量均随壁厚的增大而单调性地增加，且两者吻合良

好，偏差小于25%。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，理论计算忽

略了在载荷条件下塑性铰链更容易形成的配重单元。此

外，基于有限空间的假设，推导了五模微结构单元的解

析压缩模量，而在有限空间中，从一个单元到另一个单

元没有约束边界条件。它们只对单个单元有效。但是，

当单元众多时，多层晶格的力学性能与传统的单个单元

晶格不同。Li等[39]揭示了单个单元和多个单元之间的

关系，以预测多层晶格的压缩模量和结构强度。因此，

分析计算结果必然与模拟仿真结果不同。随着壁厚的增

加，单元间的约束更加明显，因此，压缩模量的计算值

和模拟值所指代的蓝、黑曲线有发散趋势。

图4中的红色曲线还显示了五模结构的薄壁厚度对

泊松比的影响。可以直观地看到，随着壁厚从0.15 mm
增大到0.45 mm，泊松比继续下降。蓝色和红色曲线相

交于对应于水平坐标的点，x = 0.35 mm。当薄壁厚度

在0.15~0.35 mm时，五模结构不仅比普通五模结构具

有更高的抗变形的强度[22,27]，而且其泊松比也不低

于0.5。
图5显示了不同薄壁厚度的五模结构在x方向和y方

向变形的计算位移图。薄壁厚度为0.45 mm的五模结构

的变形水平最低，薄壁厚度为0.18 mm五模结构的变形

水平最高。当薄壁厚度从0.18 mm增大到0.45 mm时，

压缩模量逐渐增大。这一现象与分析结果相符。图5（a）
还给出在y方向上的五模结构的上半部分上发生较大的

变形，而最大变形发生在x方向的中间部分的右侧。结

图4. 比较不同厚度的薄壁五模结构压缩模量计算值和模拟值，以及泊
松比模拟值与薄壁厚度的关系曲线图。

图5. 不同薄壁厚度t下所设计的五模结构沿x方向和y方向的位移变化。（a）t = 0.18 mm；（b）t = 0.25 mm；（c）t = 0.35 mm；（d）t = 0.45 mm



7Author name et al. / Engineering 2(2016) xxx–xxx

果表明，水平和纵向变形呈现明显的分层现象，并以短

虚线表示。对于不同薄壁厚度的五模结构，同一区域的

变形程度不同，说明了几何特征特别是薄壁厚度对其力

学性能的影响。在Amendola等[40]设计的层状五模结构

中也观察到类似的结果。他们的结论是：五模晶格结构

的力学性能主要取决于单元的几何结构，甚至比所用母

材材料的物理性质还要重要。

4.2. 层数的影响

图6总结了层数与泊松比[图6（a）]和五模结构压

缩模量[图6（b）]的模拟结果的曲线图。在图6（a）中，

对于具有不同薄壁厚度的五模结构，当层数从1增加到

3时，所有绘制的层数与泊松比曲线都呈现出急剧上升

的趋势。在层数为3层后，五模结构的泊松比逐渐趋于

0.50~0.55的稳定值。接近0.50泊松比的两个参数组合如

下：0.25 mm厚（4×3个单元）和0.35 mm厚（4×4个

单元）（泊松比分别为0.51和0.50）；在本节中，这两个

参数组合分别称为“4×3–0.25”和“4×4–0.35”。根据

第4.1节的结果，厚度大于0.35mm的结构不会被视为构

成五模结构，因为该情况下五模特性减弱。

图6（b）绘制了层数与从有限元结果获得的压缩模

量曲线。随着层数的增大，曲线呈下降趋势。换言之，

五模结构层数的增大将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整体结构强

度。这是因为：对于有限单元，除了受约束的边界外，

夹层是抵抗外力的主要组成部分。此外，随着层数的增

加，夹层薄壁的自由度和结构质量逐渐减小，导致压缩

模量降低。

需要进一步地对上述两组参数研究进行比较。图

7显示了具有上述参数的五模结构仿真变形图。为了

比较不同结构之间的抗变形强度，定义了归一化变

形，即将最大变形除以单元数进行比较。可以计算出，

“4×3–0.25”的归一化变形峰值为0.51 × 10–3 mm·cell–1

和0.32 × 10–3 mm·cell–1，是“4×4–0.35”的归一化变

形峰值的两倍以上，其值分别是0.22×10–3 mm·cell–1和

0.10×10–3 mm·cell–1。变形程度等高线在五模结构内部

具有改变位移水平的相同趋势。因此，后者具有比前

者更高的抗变形能力。考虑到与薄壁厚度相关的抗压

强度，在图6（b）中，“4×4–0.35”的抗压模量高于

“4×3–0.25”的抗压模量。因此，可以确定，理论上四

层层数且壁厚厚度为0.35 mm的五模结构具有0.5的泊松

比和较高的承载能力。 

4.3. 应力分布

在力学模拟中，我们监测了五模结构中应力分布的

变化。计算机辅助设计仿真模型为：两层层数且壁厚为

0.18 mm、三层层数且壁厚为0.25 mm、四层层数且壁厚

为0.35 mm，分别命名为P-1、P-2和P-3。

图8描绘了P-1、P-2和P-3模型的五模结构在压缩载

荷下薄壁区的Von Mises应力分布。结果表明，整体而

言，薄壁部分是主要的受力部分，而配重单元处的应力

几乎为零。对于薄壁区域的应力分布，薄壁的应力分布

近似为轴对称，对称轴垂直于薄壁。五模微结构单元的

最大应力集中在配重和对角线薄壁的交界处。因此，在

工程环境中，五模结构的断裂机制可能主要发生在对角

薄壁的屈曲失效，这是由于导致屈曲的大塑性变形引起

的。使用有限元分析，在Yang等[41]研究的gyroid晶格

中也观察到了这种现象。这些学者提出，在应力最大的

地区可以采用加强筋区防止失效。此外，在同一区域内，

图6. 层数对不同壁厚下泊松比（a）和压缩模量（b）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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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-3的局部应力较其他区域低。

为了彻底了解五模结构中的应力分布，表1中报道

了P-1、P-2和P-3不同区域的Von Mises应力的定量结

果。平均应力是同一区域内Von Mises应力的算术平均

值，即配重加权平均应力是从有限元分析中提取的五

模结构中所有配重单元的应力的算术平均值。对于所

有的结构，薄壁处的平均应力远高于配重单元，后者

在不同的五模结构中保持大致恒定。第一层和斜向薄

壁的平均应力均优于下一层和垂直薄壁。例如，P-1结
构的第一层平均应力为20.77 MPa，比第二层平均应力

（17.33 MPa）高19.85%。对于P-1结构，对角线薄壁的

平均应力（26.96 MPa）大约是垂直薄壁（9.02 MPa）
的三倍。结果表明，第一层斜向薄壁结构在受压时更容

易发生破坏。不同五模结构的应力变化主要是由不同的

层数和薄壁厚度引起的。

5. 实验结果与讨论

实验的目的是验证有限元分析的结果。本文不是以

实验作为研究五模结构力学性能的主要手段，而是通过

实验来验证主要因素，特别是薄壁尺寸对五模结构静态

力学性能的影响。

为了研究力学性能，我们使用SLM工艺制备了4×4
单胞的五模结构（图9），其具有不同的薄壁厚度。五模

结构中的薄壁厚度分别为0.18 mm、0.25 mm、0.35 mm
和0.45 mm，这与我们之前关于动态力学性能的工作一

致[28]；对于每个五模结构，制作并测试了两个试样，

以验证所执行的实验结果的重复性。图9底部嵌入的

OM图像显示，打印制备的五模结构样品与预期设计相

符，没有明显的缺陷或破损单胞。在五模结构样品中用

白色标记的四个点通过AVE测定横向应变和纵向应变
图7. 比较三层厚度和0.25 mm薄壁厚度五模结构的位移轮廓（a）与
三层厚度和0.35 mm薄壁厚度五模结构的位移轮廓（b）。

图8. 压缩载荷下的应力分布。（a）两层层数且壁厚厚度为0.18 mm的P-1结构；（b）三层层数且壁厚厚度为0.25 mm的P-2结构；（c）四层层数且壁
厚厚度为0.35 mm的P-3结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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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图10（a）]。水平标记间距为17.32 mm，垂直标记间距

为25 mm。压缩试验的具体设置如图10（b）所示。

有不同薄壁厚度的五模结构样品的应力-应变曲线

如图11（a）所示。但是，由于样品顶部表面粗糙，应力-
应变曲线存在一个初始非线性应变阶段。然后，实现了

线性应变阶段。压缩模量定义为应力-应变曲线线性部

分的斜率。如图11（b）所示，实验的压缩模量范围为

163.63~1556.07 MPa，模拟的压缩模量范围为98.2~1340 
MPa。可以观察到，在单轴压缩下，五模结构的压缩模

量呈单调递增趋势，壁厚范围为0.18~0.45 mm。实验压

缩模量略高于模拟得到的压缩模量。在图11（c）中，

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实验的泊松比为0.35~0.42，略低于模

拟的泊松比（0.47~0.54）。
五模结构的相对弹性模量随相对密度的变化如图11

（d）所示。考虑到SLM制造的样品与CAD模型吻合较

好，在计算相对密度时，只计算了CAD模型相对密度

的理论值。计算公式如下：

表1 五模结构不同区域平均Von-Mises应力的数值结果

Type
Stress (MPa)

Weight Thin wall First layer Second layer Third layer Fourth layer Diagonal thin walls Vertical thin walls

P-1 0.16 19.95 20.77 17.33 — — 26.96 9.02

P-2 0.12 6.85 7.10 6.45 6.25 — 8.92 3.42

P-3 0.12 3.41 3.61 3.22 3.25 3.15 4.37 1.99

图9. SLM制造的样品；嵌入的图形是对应于不同五模结构样品的OM图像。

图10. （a）SLM制造的样品（四个白色点被用来确定横向应变和纵向
应变）；（b）准静态单轴压缩实验装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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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16）

式中，V*和VS分别为所设计五模晶格结构的体积和五

模结构占用的方形区域的体积；ρ*和ρS分别为五模结构

的等效密度和全致密固体材料的密度。

将w、h、t、l值代入方程，得到了薄壁厚度为

0.18 mm、0.25 mm、0.35 mm和0.45 mm的五模结构的

理论相对密度分别为0.2222、0.2296、0.2399和0.2581。
一般来说，相对弹性模量由五模结构的弹性模量（E*）
与母材弹性模量（Es）之比确定。文献[27]指出，金刚

石五模结构使相对弹性模量与相对密度解耦分离。类似

地，具有不同薄壁厚度的2D蜂窝五模结构表现出大致

相同的相对密度；然而，随着薄壁厚度的增大，五模结

构的相对弹性模量逐渐增大。此外，2D五模结构的相

对弹性模量比3D五模结构[27]高约两个数量级，并且

与传统的晶格结构（如Schwartz金刚石结构[42]和Gy-
roid单胞[43]结构）基本相同，它们基本上符合Gibson–
Ashby模型[44]。

有限元分析得到的压缩模量和泊松比分别比实验值

略低和略高，这可归因于粉体在薄壁上的黏附。模拟没

有捕捉到微观缺陷和尺寸误差，例如，可以增加薄壁厚

度的粉末颗粒，并且可以在五模结构的SEM图像中观

察到[图12（a）~（d）]。所制造的SLM试样的薄壁厚度

略高于设计值，偏差约为30 μm，薄壁厚度的增大可提

高其承载能力，与五模结构的压缩模量也呈正相关。实

验的压缩刚度会更高，从而在加载方向上产生较小的变

形。因此，实验泊松比将低于有限元仿真值。通过等效

壁厚或重建已打印制造试样的模型，可以得到更精确的

有限元预测模型。前者已经在我们的另一项工作中得到

了部分证明[28]，而后者由于巨大的计算成本而很少被

使用。

薄壁件的SLM加工条件与块状件有显著差异。首

先，五模结构的比表面积（表面积与总体积之比）高于

相同总体积下块体的比表面积。在SLM过程中，激光与

金属粉末相互作用形成熔池，熔池被热影响区（heat-af-
fected zone, HAZ）包围。模型的比表面积越大，黏附颗

粒越多[45]。带有通孔的五模结构容易形成黏性粉末。

图11. （a）五模结构样品的应力-应变曲线；（b）与模拟结果比较的实验压缩模量（误差条为标准差）；（c）有限元分析和实验的泊松比比较；（d）
各种五模结构和晶格结构的力学性能比较[27]。E*：五模结构的弹性模量；ρ*：五模结构的等效密度；ρs：全致密固体材料的密度；DH：高能密度
的直径；DL：低能密度的直径；FGPS (functionally graded porous scaffold)：功能梯度多孔支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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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在相同的SLM工艺参数下，由于粉末的热导率低

于同一材料的块体组分，使得薄壁件比块体组分具有更

高的激光能量输入。具有薄壁的五模结构在熔池中积聚

了更多的热量，从而产生更好的熔化和更大的温度梯度

[41]。因此，薄壁区固体材料的模量可能大于假设值（在

模拟中，我们假设Ti-6Al-4V的弹性模量为120 GPa）。
综上所述，五模结构的几何特性对其力学性能有重

要影响，因此可以通过调整薄壁厚度和结构层数来设计

具有定制力学性能的五模结构。利用形态学观察揭示了

实验与模拟力学性能的差异。本研究将为利用SLM制

造同时具有五模特性和承载能力的五模结构铺平道路。

6. 结论

本文采用蜂窝单元对五模点阵结构进行了合理设

计。采用SLM工艺制备了不同壁厚的Ti-6Al-4V五模结

构。通过有限元分析和部分准静态压缩试验，研究了不

同厚度和层数的Ti-6Al-4V五模结构的力学性能。

（1）通过计算分析，确定了五模材料的几何尺寸与

压缩模量之间的关系，指出薄壁厚度是影响五模材料力

学性能的关键尺寸。通过有限元分析，研究了五模结构

的薄壁厚度和层数对其力学性能的影响，结果表明，五

图12. 不同壁厚五模结构的扫描电镜照片。（a）0.18 mm；（b）0.25 mm；（c）0.35 mm；（d）0.45 mm；（e）设计薄壁厚度与打印模型薄壁厚度的尺
寸比较。

模结构的压缩模量和泊松比在0.15~0.45 mm时分别增大

和减小。

（2）有限元计算结果表明，各单元的应力分布基

本相同。Von Mises应力水平在配重单元处最低，在配

重单元和薄壁连接处最高，表明配重单元和薄壁连接

处有形成应力集中的趋势；因此，此处应使用加强筋。

此外，不同的薄壁厚度和层数的五模结构的最大应力

数值不同。

（3）从准静态压缩试验下五模结构试样的应力应变

曲线来看，得到的压缩模量值略高于有限元结果，而

实验泊松比值略低于模拟结果。这可归因于黏附粉末

颗粒的存在，从而导致力学性能的提高。尽管存在偏

差，但也证明2D蜂窝五模结构将相对弹性模量与相对

密度解耦，并具有比金刚石五模结构高约两个数量级

的承载能力。

致谢

本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（51775208）、湖北省

杰出青年科学基金（0216110085）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

“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”（2016YFB1100101）、武汉青年

科学技术晨光计划（0216110066）和华中科技大学前沿



12 Author name et al. / Engineering 2(2016) xxx–xxx

青年团队（2017QYTD06, 2018QYTD04）资助。感谢华

中科技大学分析测试中心扫描电镜试验和材料加工与模

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压缩试验。

Compliance with ethics guidelines

Lei Zhang, Bo Song, Ruijie Liu, Aiguo Zhao, Jinliang 
Zhang, Linrong Zhuo, Guiping Tang, and Yusheng Shi de-
clare that they have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or financial con-
flicts to disclose.

References

[1]	 Liu RP, Ji CL, Zhao ZY, Zhou T. Metamaterials: reshape and rethink. 
Engineering 2015;1(2):179–84.

[2]	 Lee JH, Singer JP,  Thomas EL.  Micro-/nanostructured mechanical 
metamaterials. Adv Mater 2012;24(36):4782–810.

[3]	 Huang C, Chen L. Negative Poisson’s ratio in modern functional materials. Adv 
Mater 2016;28(37):8079–96.

[4]	 Zadpoor AA. Mechanical meta-materials. Mater Horiz 2016;3(5):371–81.
[5]	 Milton GW, Cherkaev AV. Which elasticity tensors are realizable?. J Eng Mater 

Technol 1995;117(4):483–93.
[6]	 Chen H, Chan CT. Acoustic cloaking in three dimensions using acoustic 

metamaterials. Appl Phys Lett 2007;91(18):183518.
[7]	 Popa BI, Cummer SA. Homogeneous and compact acoustic ground cloaks. 

Phys Rev B Condens Matter Mater Phys 2011;83(22):224304.
[8]	 Stenger N, Wilhelm M, Wegener M. Experiments on elastic cloaking in thin 

plates. Phys Rev Lett 2012;108(1):014301.
[9]	 Hu J, Zhou X, Hu G. A numerical method for designing acoustic cloak with 

arbitrary shapes. Comput Mater Sci 2009;46(3):708–12.
[10]	Méresse P, Audoly C, Croënne C, Hladky-Hennion AC. Acoustic coatings for 

maritime systems applications using resonant phenomena. C R Mec 2015;343 
(12):645–55.

[11]	 Norris AN. Acoustic metafluids. J Acoust Soc Am 2009;125(2):839–49.
[12]	Bückmann T, Thiel M, Kadic M, Schittny R, Wegener M. An elasto-mechanical 

unfeelability cloak made of pentamode metamaterials. Nat Commun 
2014;5:4130.

[13]	Chen Y, Zheng MY, Liu XN, Bi YF, Sun ZY, Xiang P, et al. Broadband solid cloak 
for underwater acoustics. Phys Rev B 2017;95(18):180104.

[14]	Kadic M, Bückmann T, Stenger N, Thiel M, Wegener M. On the practicability of 
pentamode mechanical metamaterials. Appl Phys Lett 2012;100(19):191901.

[15]	Huang Y, Lu XG, Liang GY, Xu Z. Pentamodal property and acoustic band gaps 
of pentamode metamaterials with different cross-section shapes. Phys Lett A 
2016;380(13):1334–8.

[16]	Zhao AG, Zhao ZG, Zhang XD, Cai X, Wang L, Wu T, et al. Design and 
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of a water-like pentamode material. Appl Phys Lett 
2017;110(1):011907.

[17]	 Cai X, Wang L, Zhao ZG, Zhao AG, Zhang XD, Wu T, et al. The mechanical and 
acoustic properties of two-dimensional pentamode metamaterials with 
different structural parameters. Appl Phys Lett 2016;109(13):131904.

[18]	Lu BH, Li DC, Tian XY. Development trends in additive manufacturing and 3D 
printing. Engineering 2015;1(1):85–9.

[19]	Clausen A, Aage N, Sigmund O. Exploiting additive manufacturing infill 
in topology optimization for improved buckling load. Engineering 
2016;2(2):250–7.

[20]	Schittny R, Bückmann T, Kadic M, Wegener M. Elastic measurements on 
macroscopic three-dimensional pentamode metamaterials. Appl Phys Lett 
2013;103(23):231905.

[21]	Kadic M, Bückmann T, Schittny R, Gumbsch P, Wegener M. Pentamode 
metamaterials with independently tailored bulk modulus and mass density. 

Phys Rev Appl 2014;2(5):054007.
[22]	Amendola A, Smith CJ, Goodall R, Auricchio F, Feo L, Benzoni G, et al. 

Experimental response of additively manufactured metallic pentamode 
materials confined between stiffening plates. Compos Struct 2016;142:254–
62.

[23]	Zhang JL, Song B, Wei QS, Bourell D, Shi Y. A review of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
of aluminum alloys: processing, microstructure, property and developing 
trends. J Mater Sci Technol 2019;35(2):270–84.

[24]	Cai C, Radoslaw C, Zhang JL, Yan Q, Wen SF, Song B, et al. In-situ preparation 
and formation of  TiB/Ti–6Al–4V nanocomposite via laser additive 
manufacturing: microstructure evolution and tribological behavior. Powder 
Technol 2019;342:73–84.

[25]	Zhang YJ, Zhang JL, Yan Q, Zhang L, Wang M, Song B, et al. Amorphous 
alloy strengthened stainless steel manufactured by selective laser 
melting: enhanced strength and improved corrosion resistance. Scr Mater 
2018;148:20–3.

[26]	Wang M, Song B, Wei QS, Zhang YJ, Shi YS. Effects of annealing on the 
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elective laser melted AlSi7Mg 
alloy. Mater Sci Eng A 2019;739:463–72.

[27]	Hedayati R, Leeflang AM, Zadpoor AA. Additively manufactured metallic 
pentamode meta-materials. Appl Phys Lett 2017;110(9):091905.

[28]	Zhang L, Song B, Zhao AG, Liu RJ, Yang L, Shi YS. Study on mechanical 
properties of honeycomb pentamode structures fabricated by laser additive 
manufacturing: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. Compos 
Struct 2019;226:111199.

[29]	Chastand V, Quaegebeur P, Maia W, Charkaluk E. Comparative study of fatigue 
properties of Ti–6Al–4V specimens built by electron beam melting (EBM) and 
selective laser melting (SLM). Mater Charact 2018;143:76–81.

[30]	Günther J, Leuders S, Koppa P, Tröster T, Henkel S, Biermann H, et al. On the 
effect of internal channels and surface roughness on the high-cycle fatigue 
performance of Ti–6Al–4V processed by SLM. Mater Des 2018;143:1–11.

[31]	Xiao LJ, Song WD. Additively-manufactured functionally graded Ti–6Al–4V 
lattice structures with high strength under static and dynamic loading: 
experiments. Int J Impact Eng 2018;111:255–72.

[32]	Choy SY, Sun CN, Leong KF, Wei J. Compressive properties of Ti–6Al–4V lattice 
structures fabricated by selective laser melting: design, orientation and 
density. Addit Manuf 2017;16:213–24.

[33]	Wang ZH, Cai CX, Chu YY, Liu GS. Pentamode metamaterials for acoustic wave 
control. Opto-Electronic Eng 2017;44(1):122.

[34]	Cho JY, Xu M, Brandt M, Qian M. Selective laser melting-fabricated Ti–6Al–4V 
alloy: microstructural inhomogeneity, consequent variations in elastic 
modulus and implications. Opt Laser Technol 2019;111:664–70.

[35]	Lee YT, Welsch G. Young’s modulus and damping of Ti–6Al–4V alloy as 
a function of heat treatment and oxygen concentration. Mater Sci Eng A 
1990;128(1):77–89.

[36]	Xiong JP, Gu DD, Chen HY, Dai DH, Shi QM.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of 
reentrant negative Poisson’s ratio structure fabricated by selective laser 
melting. Mater Des 2017;120:307–16.

[37]	Li D, Ma J, Dong L, Lakes RS. Stiff square structure with a negative Poisson’s 
ratio. Mater Lett 2017;188:149–51.

[38]	Li D, Ma J, Dong L, Lakes RS. Three-dimensional stiff cellular structures with 
negative Poisson’s ratio. Phys Status Solidi B 2017;254(12):1600785.

[39]	Li C, Lei H, Liu Y, Zhang X, Xiong J, Zhou H, et al. Crushing behavior of 
multilayer metal lattice panel fabricated by selective laser melting. Int J Mech 
Sci 2018;145:389–99.

[40]	Amendola A, Carpentieri G, Feo L, Fraternali F. Bending dominated response 
of layered mechanical metamaterials alternating pentamode lattices and 
confinement plates. Compos Struct 2016;157:71–7.

[41]	Yang L, Yan C, Han C, Chen P, Yang S, Shi Y. Mechanical response of a triply 
periodic minimal surface cellular structures manufactured by selective laser 
melting. Int J Mech Sci 2018;148:149–57.

[42]	Yan CZ, Hao L, Hussein A, Young P, Raymont D. Advanced lightweight 316L 
stainless steel cellular lattice structures fabricated via selective laser melting. 
Mater Des 2014;55:533–41.

[43]	Han C, Li Y, Wang Q, Wen S, Wei Q, Yan C, et al. Continuous functionally 
graded porous titanium scaffolds manufactured by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for 
bone implants. J Mech Behav Biomed Mater 2018;80:119–27.

[44]	Gibson LJ, Ashby MF. Cellular solids: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. Cambridge: 
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; 1999.

[45]	Yang L, Yan CZ, Cao WC, Liu ZF, Song B, Wen SF, et al. Compression– 
compression fatigue behaviour of gyroid-type triply periodic minimal 
surface porous structures fabricated by selective laser melting. Acta Mater 
2019;181:49–66.


